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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混沌初开》的象征结构 
 

吴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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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诗《混沌初开》在彭燕郊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是其探索诗歌艺术的集大成之作。该诗歌的主题意向

指向至深、至远、至美的“全光之境”，诗人对于人类精神形式的把握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洞见和深沉的悲悯。与

此相适应，《混沌初开》有着一整套自己的符号系统和由这些符号形成的象征结构，使长诗形成一种多向度的、

呈辐射性的诗意展开方式，从中不仅可以有效地切入这部长诗的整体意蕴，而且可以把握到诗人在艺术探索上的

基本理念和极为敏锐的先锋性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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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诗人中，“七月派”老诗人彭燕郊无疑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读者来说，不仅他在 70 年的创

作生涯中长盛不衰的艺术创造力是一个奇迹，也不仅

他在 64 岁这样的高龄实行“衰年变法”是一个奇迹，

而且他本人的生命经历在现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背

景下也无异于一个奇迹。建国前从新四军战士到左翼

文化工作者，建国后从大学教授到被指控为“胡风分

子”，在 20 多年的政治劫难中，彭燕郊先后当过木工、

翻砂副工和油漆工，到晚年仍以赤子之心拥抱缪斯女

神，成为当代先锋诗歌艺术的杰出代表。这种人生的

变化轨迹正如评论家龚旭东先生所说的，是“一朵充

满奇迹的火焰，一块晶莹剔透的结晶体，一个平凡的

圣迹”①。但发生在彭燕郊身上最大的奇迹，也许是他

为中国现代诗歌艺术所提供的一系列不同凡响的杰作

和对于纯正的诗歌精神始终执着不移的坚守，尤其是

他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所进行的艺术试验，对于推

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 
《混沌初开》在彭燕郊的创作中具有特殊意义，

是其诗歌艺术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这是一部真正能把

读者的灵魂托举到崇高境界的作品，读者在阅读这部

作品的过程中，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平凡而

渺小的个体，在不自觉地变得丰满和强大起来，会感

到自己的灵魂在极度的痛苦和欢乐中，随着诗意的展

开而蜕变和更新，在“无涯际的空旷”中，“随心所欲

地从中找到最能激发生命特质形成的日月精华”，在一

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作用下生长成一个“新我”。这

是一部大悲悯、大悲哀的作品，同时是一部大欢乐、

大解脱的作品。诗人在作品中的声音完全发自其灵魂

的深处，却不仅仅是属于诗人个人的，诗人从自身的

生命体验出发洞察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充满

诗意和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混沌”图像指向人类普遍

渴求的理想生命形式，探索人类的精神超越之路。 
 
一、“你”与“我”：对诘与对话的 

互生互动模式 
 

作为一部气象开阔、境界深邃的长诗杰作，《混沌

初开》一开篇就迸发出一种蒸腾性的力量，显示出超

卓的想象力。在无涯际的空旷中，诗中的“你”似乎

是横空而来的，与浩渺悠远的时空背景形成巨大的对

照性落差，给人一种强烈的晕眩感。“你已置身在混沌

中，混沌主宰一切。混沌不是幻觉，混沌比幻觉更美。”

诗人以一种饱满的诗性精神，以一种直接乃至显得峻

急的诗性方式切入作品所展开的精神背景，出现在我

们面前的是比幻觉更美，主宰一切的“混沌之境”。读

者在读到这个开篇的时候，最深切的感受也许是在无

涯际的空旷中裸露自己的快意，并在这种快意中向自

己的精神世界彻底打开，敞开内心的幽暗与隐秘，一

种膨胀性的力量会使读者产生无限地接近混沌之核心

的渴望，扑面而来的是刚健、博大，充溢着神性与雄

性的混沌之美。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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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处身其中的世俗世界，也不是平常的幻觉，而是一

个具有超验性的精神世界。这部长诗的基调正是建立

在对这个超验世界的诗性追寻上，诗人把自身灵魂的

痛苦和绝叫与人类的普遍命运联结起来，在对人类精

神形式的高度概括中，显示出一种把握人类精神危机

的深刻洞见与对于化解人性异化的深邃理解。因此，

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部旨在拷问人类的生存状况，解

除人类精神痛苦的作品。 
作为第二人称在长诗中出现的“你”，不仅具有贯

串全诗，统领全诗布局的结构性意义，而且是读者进

入诗歌，揭开全诗深层意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从表

面上看，“你”是一个身份未明者，“你”何所来而来，

何所去而去，这对读者起始是一个谜团。但随着诗意

的展开和读者阅读的深入，“你”的面目隐隐地变得清

晰起来，由一个“混沌之境”的神秘过客逐步还原为

一个对生命本体的神圣叩问者形象，就此而言，似乎

有类于屈子笔下上下求索的天问者形象。然而，“你”

在全诗中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你’是谁”对读者始

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这恰恰见出诗人彭燕郊的

独到用心所在。在笔者看来，“你”是一个多重指称的

复合体，是“类”与“个”的统一体，包含着诗人对

“一”与“多”、人类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的思考，

从中传达出丰富的哲学信息。“你”不仅仅是“你”，

还是“我”和“他”，从“你”的身上，折射出人类普

遍的精神悲剧，同时，“你”对“混沌之境”的神往也

折射出人类对摆脱精神痛苦的普遍渴望。因此，“你”

在诗中作为一个饱满的诗性形象的确立，联结着诗人

对于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具有多维的象征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你”既是一个高度抽象

化的诗性形象，同时也显示出诗人自身个性化的精神

特征。在诗中，显然有一个潜在的对话者“我”，这个

“我”无处不在，却又无迹无形，是一个隐匿的诗性

形象。这个“我”主要是一个发问者，一个隐匿的观

察者，时刻不动声色地审视着“你”，乃至成为诗中一

种弥漫性的氛围。同时，这个“我”是对“你”的补

充，与“你”互为一体。在这部长诗的内在张力结构

和象征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你”与“我”对诘与对

话的互生互动模式。正是通过“你”与“我”之间的

潜在对话，才促使“你”成为一个行动者和反思者，

成为一个意义丰满的诗性形象。在“你”的身上，可

以发现诗人对知识分子传统人格的修正，“你”在混沌

中对自身的超越与提升，符合诗人对知识分子改塑传

统人格模式的深切期望[1]。如果没有这个“我”的存

在，或者说，如果这个“我”在诗中是一个真正的缺

席者，那么，诗中各种诗性形象的建构不仅没有存在

的现实依据，而且缺乏化为行动的思想推动力和理性

精神。因此，“我”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在诗中不

仅是一个结构性的观察视角，而且是一个功能性的行

动主体。 
那么，如何理解诗人自己与“我”的关系，进一

步理解诗人与“你”的关系，这对于理解这部长诗的

深层意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显而易见，在《混

沌初开》所展开的精神背景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身

世感，诗人在诗中的自我形象几乎是弥漫性的，是无

处不在的。诗人的自我形象就是通过这个隐匿的“我”

表现出来的，“我”代表诗人的内在精神诉求。同时，

诗人的自我形象又与“你”处在一个对照性的结构中，

诗人作为一个“他”者，与“你”有着深层的精神联

系，实际上与“你”和“我”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精神

复合体，因此，诗中强烈的身世感既是诗人自己的，

又是“你”和“我”共有的，是属于人类全体的。在

这一意义上说，《混沌初开》是诗人彭燕郊的精神自传，

同时也是一幅对人类的精神画像。诗中有一句深沉的

感叹：“你，属于人类，你却不了解‘人’，却不了解

你自己。”这不仅仅是“你”的困惑，同时是诗人自己

的困惑。这种真实的困惑无法掩饰，这是“你”的内

心之痛，也是诗人的内心之痛。尽管在混沌之境“你

将得到快乐”，但“你”必须跨越精神的炼狱，融入“全

光”之中。固然不能把诗人与“你”简单地等同起来，

把“你”视为诗人的化身，“你”作为已经摆脱世俗世

界羁绊的诗性形象，具有理想化的形态，而诗人的超

越之路才刚刚开始，但两者的精神取向却是共通的。

因此，诗人才有这样的感叹：“你啊，你在无穷无尽里，

在没有章法没有主旨里，反刍你短短几十年的莽撞冒

失。这里没有永久和无限可以追求，这里就是永久和

无限，这里没有灵魂和肉体的欢乐，只有永远和无限

无意中培育你永远和无限的淡泊。”这里的身世感显然

是诗人自己的，却又比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更博大和深

沉，联结着诗人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同时辐射到

人类普遍面临的精神和文化困境之中[2]。因此，“你”

在长诗中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精

神和充满创造活力的诗性精神的确立，而且是一种直

抵灵魂的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的确立，“你” “在混

沌中回归本真”的超越之路具有广泛的人类意义。 
 

二、“第二我”与“非我”：美本体的 
化身和精神参照物的确立 

 

在长诗中，“你”是一个不断推进和衍生的精神实

体，“第二我”既是“你”的衍生体和精神参照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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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与“你”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精神实体中的互生

互动结构和对照模式。像“你”一样，“第二我”的身

份同样是模糊而暧昧的，在长诗中是通过象征的方式

从不同的侧面暗示出来的。一方面，“第二我”是在诗

人的想象中出现的诗性形象，“你”与“第二我”的相

遇和融合是诗人内部的精神事件，“第二我”是诗人在

灵魂的历险过程中升华自我的引领者和对照物；另一

方面，“第二我”又是一个存在于诗人想象之外的精神

实存体。在诗人看来，在生命个体的精神结构中，自

我的确立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确立，“第二我”是自

我确立的依存物和互生物，同时是自我确立的内在动

力机制和高级形态，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根据长诗

隐含的提示，“第二我”不是“我”，而是“分裂出去

的‘我’，用‘我’的模式翻造出来的‘我’”，因此，

可以“用‘我’想象第二我”，但“第二我”并不是“我”

的转化形式，也不是“形象的巧合”，两者之间尽管有

着极为隐秘的对应关系，却被诗人笼罩在一层神秘的

光晕里而难以捉摸。在长诗中，“第二我”的确立并不

仅仅是作为一个诗性形象的确立，而是作为一个精神

参照物的确立[3]。在与“第二我”的对照中，“你”超

越自身的局限逐步变得丰富起来，在创造的激情中提

升灵魂的高度，反思“生活在规律之中”的盲目生命

方式，并且在“第二我”的引领下去“面临一次新的

奇遇”。在诗人彭燕郊那里，“你”与“第二我”之间

的对话与对诘包含着丰富的对于人生本质意义的困惑

与追问，“第二我”对“你”的质疑与诘问似乎有一种

居高临下的精神优势，“第二我”的发问几乎是天启式

的：“那么你是怎样维护生命的创造原则的？”这正是

生命的全部症结所在，也是当代精神困境的核心问题

所在，使“你”在答非所问的难堪中豁然醒悟。这显

然暗示着诗人的某种价值取向，“第二我” 在这里是

作为美本体的化身出现的，诗人一再强调“第二我”

的美和美的超越性力量：“第二我不是魔鬼，但有魔鬼

的美。……第二我却能以气流为跳板，向无涯际以上

的无涯际跳跃，向翻滚旋转翻滚旋转。”从中可以发现，

在彭燕郊的诗学观念中，美包含着对于庸俗的反抗，

是诗人情感和意志力的诗性表现，而且美是运动的圆

满形式，在静止中则归于寂灭和虚无。“第二我的美，

你第一次看到的美，你的眼睛映现的第一次惊奇。人

类应该具有的美的可能。”在诗人看来，美具有一种勃

发的力量，具有创造进化的功能，是精神升华的内在

动力，同时美又令人惊奇，并在惊奇中塑造人性的健

全和丰富。诗人拥抱美的热切与灵魂的内在要求完全

一致，他寄希望于通过美的塑造来作为化解当代精神

问题的有效途径，另一面却表明诗人是一个理想主义

者。 
“第二我”对“你”没有完成的诘问，在“非我”

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展开。“非我”不是“第二我”，也

不是“第二我”的延伸，“它好像是生命无意识的化身”，

“是从第二我的消失中凸现的可触摸的幻影”，具有

“多向度的单纯，多向度的丰满”。“非我”具有强烈

的否定性内涵，在长诗中是以否定性的形式出现的，

以对“旧我”的否定作为超越的起点。这是一个“历

史中间物”概念，不但代表一种自我否定的身份转换，

而且代表一个向死而生的新生过程，因此，“非我”是

终结性的，同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旧我”的消

解和“新我”的生成[4]。“非我”在长诗中的出现同样

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是“一场冒险的结果”和“混

沌初开”的预兆，预示着“全光”的临照和“新的你”

的确立，长诗的整体氛围在这里开始呈现出进入澄明

之境的迹象。长诗对“非我”这一诗性形象的确立也

是与“你”叠加在一起的，“你”与“非我” 形成一

个精神互生体。“非我”行踪无定，无法触摸，“你想

看见它的时候看不见，它总是意外地出现在你面前，

你很少看到它。你在想：能够和它有个默契就好。你

想念它那像你自己说出的话的回音一般的语言。那声

调像你自己的心跳一样沉着、清脆。” 因此，尽管“非

我”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却不是虚无的幻觉或幻象，

而是一个奇异的精神实体，与“你”相生相成，合二

为一，在“肉体的崇高的本真”和“心灵的悲壮的本

真”的有机结合中，最后融入“全光”的混沌之中。

在诗人那里，“非我”的内在规定性指向灵魂的召唤和

命令，“非我”传递神秘的宇宙信息，具有一种奇异的

提升力量，使“你”“不由自主地加入混沌，加入这狂

热的自我搅拌”，从而复归生命和人性的本真形式。

“你”与“非我”从相遇到融为一体的过程，对“你”

是一个蜕变自新的过程，“你”终于从“可怕的可悲的

自怜自保综合症”中解放出来，剥开浑身包裹的“一

层又一层人造皮革”，在灵魂的犀利解剖和严肃拷问

中，逐步升华为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之“我”。就此而言，

“非我”不仅是对“你”的否定和提升，也是对“第

二我”的否定和提升，是更高一级的生命形式，是诗

人生命理想的诗化表现。在生命形式的这一转换过程

中，诗人灵魂的自审与自新伴随着刻骨的创痛，在长

诗中表现出来，就转化为悠长的叹息和叹息中的亢进

之音。尽管长诗深处的悲凉和沉痛是极度抑制的，却

仍然是蒸腾性的，弥漫为从容淡定的忧郁，另一面却

展现为生命的乐观图景和对于“全光”境界的热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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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三、“全光”与“混沌”：全新的 
本体开发方式 

 
长诗在最后的欢乐颂中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混

沌初开，一瞬间无涯际落入全光，翻滚旋转卷入全光。”

“全光”是大融合、大欢乐、大解脱的境界，是具有

乌托邦色彩的生命圣境。对“你”来说，“全光”的临

照是灵魂救赎之所和重造之地，“你”在“全光”中“经

历着最严格的生命检验”，“得到光辉的洗礼”而蜕变

自新为“新的你”。“非我”也在“全光”中像着魔一

般“再次出现”，元气淋漓，“还是那么闪闪的通亮的

幻象”，它“只管向前，向前，到处都有它的踪迹，全

光急急忙忙于吞食它的踪迹”，因此，像“你”一样，

“非我”也“在全光中一点不剩地溶化”，最后化为“全

光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一头栽进全光的混

沌里，乐呵呵地，只管闪闪，只管发光”，在“这混沌

的全光，全光的混沌”中，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生

命由此在彻底的超越中进入大澄明、大宁静、大通达

的境界。在诗人那里，“全光”作为生命蜕变自新的最

高形式，是对理想生命形式充分敞开的诗性建构，成

为诗人笔下的载“大道”之物，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和哲理内核。 
“全光”在长诗中的出现是灵魂探险的“高峰体

验”，是“混沌初开”的理想状态和充分诗化的形式，

寄托着诗人重造灵魂的生命理想。“你”从“混沌”到

“全光”的灵魂历险，是“一种全新的本体开发方式”，

“作为参与光”，“你”在“全光”中是“慢慢地适应

的”，并且成为“一个光信号系统”：“在绝对清醒的梦

里，你已经纯净，没有一丝多余的杂质，没有一丝皱

折。每一朵光都可以透过你望见另一朵光。你敢于相

信自己也是光源，你赖以生存的光里有你自己发出的

光。”长诗“混沌初开”的主题指向在“全光”中得到

充分的展开，最后归结为“全光”对人类精神困境的

普遍化解和灵魂的全面救赎：“你相信光，你得到光，

你发光了。”在“全光”的临照中，“你将再次超越你

自己”，这不仅是诗人对人类未来的预言，更是诗人对

人类发展前景信心的确立。 
在长诗中，“混沌”是贯串始终的总体意象，是宇

宙开犹未开的初始状态，“混沌覆盖一切，混沌包容一

切”，同时“无轻，无重”，是“无色、无形、无声的

纯净”，是“全感觉的时空本体”。诗人心事浩茫，上

下求索，在他的诗性想象中，“混沌”转化为精神世界

的“客观对应物”，其象征意义指向理想生命形式的诗

性建构。就此而言，“混沌”是诗人对生命深刻觉悟的

内心产物，是由诗人灵魂探险转化而来的“心象”。另

一方面，“混沌”又与“全光”同为一物，是“全光”

的初级形式。“全光”是宇宙终极状态的诗性形式，是

生命创造进化的理想状态，在艺术上则是一种天启般

的独创性境界。由“混沌”到“全光”的超越历程，

不仅是诗人灵魂的涅槃自新，是“新我”的诞生，同

时象征着人类精神困境的化解和救赎。在长诗中，“混

沌”与“全光” 都是宏大和崇高之物，都具有在空间

上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始无终的性质，是“大无”

“大有”之物，是宇宙中载“大道”之物的诗性化身。

在“全光”中，时空具有全新的性质，呈现出天人合

一的理想图景和灵魂自新的超越境界，“全光的创造者

中有微小的你在内，全光中有你微小的位置”，“你”

在涅槃自新中成为“新的你”，向更高的生命境界创造

进化，生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和创造进化之中。 
 

四、神性本体的象征构架与 
诗性呈现 

 
《混沌初开》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作品，诗

歌的主题意向指向至深、至远的“全光之境”，诗人对

于人类精神形式的把握显示出一种深刻的洞见和深沉

的悲悯。在诗人那里，生命的本体即是“混沌”，生命

之美即是“混沌之美”和“全光之境”，生命的诗性建

构即在于恢复生命的神性本质和内在价值。“全光”指

向一种至高、至远、至善、至美的神性本体，“全光之

境”是理想之境，是理想生命形式的依存之境。诗人

以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审美方式，通过对“全光之境”

的诗意建构，试图寻求解除人类精神困境的途径，如

此高远的立意也许不无乌托邦的玄幻色彩，但却是从

诗人的全部生命体验转化而来的，代表诗人对于人类

精神家园的诗性坚守[5]。 
《混沌初开》的诗意展开方式是多向度的，呈辐

射性的，在结构上却是线性递进的，诗人有着一整套

自己的符号系统和由这些符号形成的象征结构，这是

从整体上理解这部作品的关键之处。“你”“第二我”

“非我”“混沌”和“全光”等是构成这个符号系统的

关键词和形成长诗象征结构的基本元素，而且呈现出

一种线性递进的逻辑结构关系和演变轨迹。这些关键

词并不仅仅只是诗中的核心意象，也不只限于对诗歌

的基本内涵起一般性的提示作用，而是指向诗人对人

类理想生命形式的哲学追问与终极关怀。似乎可以这

样说，对诗人彭燕郊来说，这些关键词具有哲学本体

论意义，代表他对生命存在方式和探求人类精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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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看法。这些关键词本身不仅具有深刻的哲学意

蕴，而且是高度诗性化的，是诗与哲学近乎完美的融

合。从这些关键词出发，不仅可以较为准确地切入这

部长诗的整体意蕴和象征结构，而且可以把握到诗人

在艺术探索上的基本理念和极为敏锐的先锋性意向。

彭燕郊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混沌初开》时说：“这首

长诗，是我这几年思考的结果。我以为，现代诗应该

是思考的诗而不是抒情的，或不单单是抒情的，甚至

可以说是以思考代替抒情的。”②在某种程度上，这可

以看做是彭燕郊诗观的表露，从中可以发现其诗学主

张与传统诗学观念的深刻裂痕，这也是贯串在彭燕郊

创作中的基本艺术追求。他将理性与思考视为现代诗

的内核，也许不无偏激之处，然而并不是简单地放逐

抒情，强调理性之光对于诗人主体意识的烛照，要求

诗歌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审视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也是

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混沌初开》就是彭燕

郊对这一诗学主张的成功实践。 
《混沌初开》的符号系统和象征结构在中国现代

诗歌中，可以说是一次破天荒的成功的艺术实验，这

使它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在中国现代诗人中，

似乎很少有人像彭燕郊这样在创作中表现出如此明确

而坚定的哲学追求，也很少有作品像《混沌初开》这

样在葱茏的诗意和具有神秘意味的象征结构中，回响

着诗人对生命玄幻世界的哲学寻思，因此，彭燕郊的

这个创造是值得我们珍视的。这部长诗杰作对于当代

诗坛的启示意义，也将会进一步彰显出来。 
 
注释： 
  
① 引文见龚旭东为《彭燕郊诗文集》所写的序言，湖南文艺出版

社 2006 年 12 月版，第 20 页。 

② 郭洋生：《混沌与超越》，见《彭燕郊近作·混沌初开》附录，

1996 年 6 月彭燕郊自印诗集，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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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ymbolizing structure of poem “The Opening of Ch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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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ng poem “The Opening of Chaos”, the masterpiece of Peng Yanjiao’s poetic exploration, has a special 
place in all his works. The subject of this poem extends to the deepest, farthest and most beautiful harmony, presenting 
the poet’s profound insight and deep sorrow on humans’ common difficulties. Therefore, its own system and structure 
built by these symbols make the poem spread freel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study on its symbolic structure can help 
us not only enter the whole content but also grasp the poet’s basic concepts and vanward intent in artistic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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